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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时代是一个动词，是浩荡时空和久远年

代的集中表达与精准定位，是肉身行走、精神活动与社

会意识共同组成的有迹可循的深刻印痕。新时代较之过

去的时代其意义在于时间流动所生发出的别样美好的宏

大叙事。这一“新”既是对横纵历史的有效续接、传

承，又是日常事物不断缔造、翻转、孕育的丰盈概括。

它含纳着一切伟大的精神劳作，本身携带巨大的信息：

社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耕耘，人们充满朴素却惊醒的

向上之认知。新时代是新事物生长的教科书，带有某种

神谕与昭示，歌颂与赞美，向着真、善、美的一切。

新时代诗歌有别于新时期诗歌的显著因子恰是其无

与伦比的内在肌理，而非模糊不清、撕裂式的交叉小

径，也非众声喧哗中的泥沙俱下，更非英雄的“悲欣交

集”的个体独鸣。它是成色分明的多声部合奏，又是主

配角个性和而不同视域宏丰的舞台剧。作为整体，可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个体，可花开数枝，各尽芳

菲。新时代诗歌整体考察，在文学意识生态中宽可走

马，密可不透风。春光秋赏，异彩纷呈。带给人们无限

的美的感受、尊享，在传播途中引领诗意的栖居，普渡

众生点燃性灵的火种。

新时代与诗歌的关系已经逐渐演变成文学史上的一

种抒写与缠绕，成为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一个

相对心性成熟的诗人，在创作诗歌文本的同时一定要警

觉地认识到创作的主体性和所处时代的隐秘关系。只有

这样才能有效地掌握文学的结构密码，洞悉文字的排列

关联，陶塑汉语的精神光芒，建构诗歌新秩序，触摸诗

歌崇高而神性的肉身。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古老文字的精品力作。

歌德说，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时代，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诗人。古语讲，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

即是指“所处时代”。我们在阅读《双城记》时，狄更

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言说的时

代就是他的肉身体验和精神遭遇，在时间节点上的总体

呈现，那是他所处的写作语境和书写境况的时代。我们

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所有时代的总和，是时间在空间链

条上的N次方叠加。因此，这样的时代显然要复杂、多

变、致幻，充满无限创造性的可能。我们的诗歌创作要

顺应与尊重时代，需要我们更加精准地定义时代的思维

地图，找到适合自我的创作路径。我们和之前时代的那

种或是松弛、紧张、对抗的关系已经被更为清醒的文学

认知、更为深切的人文关怀、更为宏观的普世价值所取

代。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省与精神自觉的文学时代已经

来临，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的对角线上看时

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文学是江河，诗歌不是蒸馏水。或许我们之前有更

多的担忧，比如文化先贤在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时代占尽

创造优势，预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已经极度狭小，甚至

是逼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突破传统诗之块垒，敲碎诗

歌创作中知识结构、日常题材、审美志向、思考力度的

瓶颈，进行突围；比如我们的祖先凭借卓越的天赋异禀

和高瞻远瞩的创造才能，几乎已经把中国的古典诗歌艺

术推向了光辉的巅峰和顶点，无论是诗的古典表现形

式、创作技巧，都业已成熟、完备，乃至臻美；再比如

我们生活在一个距离古典越来越远的后现代，物质发

达、喧嚣浮躁的后工业文明社会，传统诗歌创作中的古

意日渐遥远与生疏。我们的时代风尚与文化语境又在快

速的变异之中，诗歌创作会不会走进一种迷茫、悬置、

漫漶的胡同等。纵观伟大的新时代诗歌，在诗人们深思

而节制的创作中，竟然涌现了那么多与新时代同呼吸、

共命运的精品力作，与时代的精神体温合抱而暖的温润

诗作，在相互牵引、相互召唤的汉语中印上属于自我的

精神胎记。

中国新诗走过百年风雨历程，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

汉语嬗变中完成了世纪交响。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

年》上首次为新诗发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百余

年中，中国现当代新诗经历了相对“旧诗”而言的“新

诗”、相对“文言诗”而言的“白话诗”、相对“格律诗”

而言的“自由诗”和相对“古典诗”而言的“现代诗”等几个

阶段。就改革开放的40年而论，我们的诗坛历经朦胧

诗、第三代诗、后现代诗、口语诗，到如今标新立异的超现

代诗等大致几个阶段。从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

戴望舒、朱湘、李金发、穆木天到卞之琳、何其芳、林庚、臧

克家、艾青、冯至、穆旦、郭小川、贺敬之、郑敏、蔡其矫、彭

燕郊，再到朦胧诗的芒克、江河、舒婷、杨炼、顾城，第三代

诗人中的欧阳江河、海子、西川、韩东、于坚、王家新、杨

黎、李亚伟、何小竹，新现实主义诗人如雷抒雁、韩瀚、骆

耕野、叶延滨、王小妮，口语诗中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

巫昂、伊沙、李海洲、尚仲敏等形成了百年新诗阶段实力

矩阵。包括港澳台，特别是台湾现代诗成绩有目共睹，

涌现出了纪弦、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

蓉子、周梦蝶、罗门、商禽等这样的创作梯队和创作态

势令人欣喜，奉献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优秀力作。他们的

创作既是对中华古典文化精髓的薪火相传，又是继往开

来的播种者。在40年的诗歌链条上，诗群诗派如雨后

春笋般相续走上诗的舞台，可谓波澜壮阔、前赴后继。

阵容之庞大，参与人数之众多蔚然成风。各个代际、诗

群、诗派领军人物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其中比较有影

响的如“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派”“新现实主义诗群”

（一说“新来者”诗群）、“第三代诗人群”“知识分子写

作”诗人群、“民间立场”诗人群，后来的代际划分以

“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00

后”为“诗群”进行细致而疏密的切割。而各个诗群又

进行精致细化成无数个诗歌部落。

还有目前活跃于诗坛的吉狄马加、臧棣、汤养宗、

雷平阳、李少君、胡弦、张执浩、陈先发、沈苇、杜

涯、海男、江非、黄礼孩、杨克等，在创作数量、质量

上都形成诗歌谱系中的一支劲旅。他们拥有野性且自然

生长、变异、消解、重组、裂变而再造的能力，在诗的

形式、形制、结构、语音、修辞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

与革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以往的诗歌

误区与盲区之中成功突围，致力于找寻新的诗歌平衡点

与落脚点。不仅拓宽了现代诗的创作维度，延展了诗的

内在核心，还为我们贡献出了《海天集》《去人间》《沙

漏》《九章》《送流水》等熔铸古今的优秀作品。近来，

由韩东主持的《青春》文学杂志诗歌栏目刊发了于坚的

最新长诗《莫斯科札记》，《钟山》刊发了周伦佑的长诗

《春秋诗篇》，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优秀诗人的再生能

力。这些新时代诗歌的先行者孜孜不倦的创作生机，严

谨谦逊的创作姿态，丰富着汉语的传承功用，不可不谓

气象万千、汪洋肆意。他们正在身体力行、竭尽全力的

创造着一个属于自我、属于人类的伟大的精神世界与诗

歌家园。

各个代际的诗人们都在重新梳理新时代诗歌的合理

借鉴所在，以鲁迅“拿来主义”为诗学标杆，用一把新

时代诗歌的思维丈量诗创作的边界。他们的创作史就是

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和精神走向。他们的诗歌创作从来

不抛离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顺理成章的成为新时

代诗歌的探索者。新时代诗歌有着自我的创作指纹：人

的创作才力的全面爆发，个性的极具张扬，视域的无限

填充。新时代经济的迅猛腾飞与崛起，政治的永葆生机

与开宗明义，文化的全面复兴与弘扬，使得我们的新时

代因之焕发出民族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因此，新时代诗

其实既是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写一个时代的精神

状态，这是在考验诗人与诗歌的时代责任与担当。新事

物、新题材，催生新的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要求我们

的诗歌创作要持有“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突破生

活，回归艺术”的创作宗旨，从普遍而平庸的日常生存

中挖掘诗意，把我们的创作视角和触角深扎于生存图景

之中，通过日常镜像看透诗的本质，向着社会生活的细

部发力，才能大有广阔的可为空间。《歌德谈话录》里

有这样的一段话：“希望你目前只写小题材，写每天的

新鲜感受，这样你通常会写出好的东西，而每一天也会

带给你快乐。”新时代到来，新时代诗歌也容颜焕发，

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增强了我们的写作自信和写作激

情。不断的观照现实生活，诗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折

射，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诗歌审美标准——既尊重诗人

主体性，又鼓励那些接近个人心灵和灵魂、反映民族精

神、符合艺术规律的佳作。

新时代诗歌还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治疗和教化功

效。诗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敏锐的触角”、“美妙的情感

呼应”和“奇崛而瑰丽的想象”，让人在精神上更欢

愉、享受，还有直接影响人们的情感、日常生活规范和

身心健康的功用。诗通过一种高级情感的传达与映射，

以意象、气息、节奏、词语和独特的情感带给人们一种

综合情绪、直觉的呈现，让我们感受到诗歌表达出来的

诗人健全的精神温度和时代隐喻。中国诗歌讲究“神

韵”和“神采”，这样的追求也是诗人必备的基本知识

和素质。新时代诗歌更要遵从这一美学准则。我们新时

代的诗人面对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打破一味的耽于传统创

作模式。我们都是新时代诗歌的介入者、在场者，也更

多可能的是新时代诗歌的缔造者，这不是一种艺术的

“偷听”，而是责任和担当的“辨认”，一种不可规避的

指向。

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冒险，如何有力

地操控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抽茧剥丝，找到嫁接的平衡

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想新时代诗歌

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的直接呈现：

第一，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坚守时代诗

歌立场，守住时代诗人良知。

第二，对传统诗意的坚守，对先进诗艺的改造。在

伟大的诗意的国度里写诗就一定要具备传统古典诗意的

元素和活性因子。虽然现代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或

是欧美的舶来品，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中国传统古典

诗歌的现代外延。无论西方重叙事，还是东方主抒情，

本质上殊途同归。我们的现代诗歌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

“现代”，而是精神意识思维层面的诗的“现代性”。这

种现代性不取决于诗歌晦涩艰深的语言、模棱两可的抒

情、不明就里的叙事，更不是让人古奥难懂的语言游

戏。这种现代性不是诗歌技巧的卖弄和炫耀，它应该是

一种包容、大气和扬弃。这种现代性不应该是诗歌修辞

和隐喻的另类、精辟，它起码是朴素的、具有良知的、

唤醒沉重心灵的、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神性抒写。西

川、李少君、陈先发、胡弦等都在现代诗中探索古典诗

的，因而创作出了《我是有背景的人》《观楚舞记》《九

章》等精品力作。

第三，新时代诗歌是现代诗歌写作担当和挑战勇气

的典范。巴赫金曾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

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

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从这

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诗歌写作不应该是孤芳自赏式的精

神独白，不应该是哗众取宠式的时代表演，不应该是自

鸣得意式的苍老呈现。它应该是至少两个人或是群体的

直接对话、碰撞、交融，不是强加和歪曲，不是掌握专

制的话语霸权，而是有所承担。加缪说，写作需要有所

承担。是的，我们不仅为自己而写，我们也在为时代而

歌而泣。

第四，对自省式诗歌写作的推崇与挖掘、深化。如

果我们的写作不是自省的，不是严肃的，那将是一件令

人胆战的事情。海涅说：“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

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中国似乎从不缺少自省的文学，比如鲁迅写的 《风

筝》、曹禺的 《雷雨》 等，他们在写作中时刻剖析自

我，在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中复制自我，精神呈现的状态

和思考变化的力度。诗歌创作的自省思维主要表现在诗

人对现代社会科学理性、坦率明达、兼容并包的理解和

阐释，诗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思想、历史、地理、艺

术，对于百年来的诗歌变化是否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

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有着审美境界的文学性表达。中

华民族的先贤自古就讲“吾日三省吾身”。在阅读中你

会发现，台湾原住民作家通常会在作品中进行审慎、严

肃的文化自省和反思，尤以卑南族作家孙大川、排湾族

诗人温奇等为代表。我们的诗歌没有沾沾自喜的资本，

必须时刻保持警醒的心境，这样才有助于真正诗歌文化

的振兴与发展。很多优秀的诗人都在诗歌文本中倾注了

这种自省的意识，甚至变成他们阅读和生活创作化的常

态。如果阅读了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作品，你会惊

奇地发现，其小说表现出明显的自省意识。他的自省意

识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他的自省意识促使其在对艺术

创作过程的关注中，起到转向探讨艺术或想象对于现实

的建构与重塑作用。中国的古代诗人白居易也在多首诗

作中表现出一种自惭自愧的自省意识。

第五，新时代的诗人、诗歌期刊、诗歌评论家、诗

歌编辑家都在积极扶持新人，不厚名家，不薄新人。一

个好的评论家、编辑家尤其需要这种素养。精神的舞蹈

和肉体的狂欢，哪一个更重要？不要让名声成为诗创作

的一种负担。诗人森子曾告诉年轻人，应该像热爱生活

一样，热爱语言；像反感陈腐的生活一样，反感陈腐的

语言和逻辑。希尼说：“诗歌目的是激发更多的诗歌。”

或许，你的诗歌永远在下一首，但下一首未发表的诗歌

依靠谁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写作就具有了未来。

第六，新时代是全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是精神反思

与诗意多元化的桃源。我们的经济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

的信息时代，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网站等都已

经成为诗歌的出口，成为展示创作的平台。新时代诗歌

恰好是这个关键节点的有效表达。当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袭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汉语诗歌同样暗流涌动，

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写作，在资讯和媒体渠道更丰富的

发表途径，及对于日益恶化的生命共同生存环境及对于

所处时代的思考与反思，汉语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语境可能，汉语诗歌已进入从未见过的如此多样性生

存状态与写作宽广进程、宽宏的广度与精深的维度。好

的诗歌就是要产生美的感受，启迪人们的心灵。只有这

样，才能给诗人们提供可以参照的标本。

第七，新时代诗歌反映了这个时代优秀诗人创作整

体的完整性。诗人和诗歌都是时代的见证和记录。见证

和记录都是对于时间的要求，对于我们存在感的一种隐

形的搜索。诗人喜欢记录生活，因为诗歌就是一种最好

的记录方式。记录是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记录是一种

方式，也是一种角度，试图表达和呈现事物最本质的面

貌，为一些生发、存在和毁灭留下某种痕迹和意义。阅

读这些诗歌文本，我想自己也进入了“记录”的程序化

进程之中。直面自己、直面他人、直面整个世界，思考

真相和价值。在当今信息爆炸的世界，在这个思想和观

念呈现多元化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证明。

高尔基说：“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战胜自己。”伟大

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新时代的诗歌创作等着我们继续去

完成，我内心诗意的潮水开始涌动，这是一种自我的张

扬，也是年少的热血。我们更需要深刻乃至尖锐的自我

反省。那种翻转或许就带有凤凰涅槃的力量，一种“不

须扬鞭自奋蹄”的惊觉。诗歌可以歌颂时代，歌颂真

理。伟大时代注定我们的诗歌是清通烂漫的。《灵枢

经》中提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

无穷。”卡明斯基的一句名言说“你不可以收买我”，我

们愿意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收买”，创作出无愧于时

代、人民、诗歌的有效文本。

新的诗歌美学的探索与生成新的诗歌美学的探索与生成
————新时代诗歌之我见新时代诗歌之我见 □□董喜阳董喜阳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呼唤新文学，同样呼唤新诗歌。今年2月，《文艺报》联合诗刊

社、光明日报文艺部推出“新时代诗歌再出发”栏目，很有意义。

新时代诗歌要从哪里再出发？向哪里出发？笔者在此愿意提出粗浅

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新时代诗歌再出发，要从“诗外”和“诗内”两个方向出

发，从一定意义上说，首先要从“诗外”出发，进而实现“诗外”与“诗内”

一同进发。

所谓从“诗外”出发，是指从诗歌本体之外的维度。

首先，我们要对诗歌现状进行评估。要通过全面而真实的评估，找出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向和方法。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诗

占了主体地位，获得了极大发展，在重要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历史事件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对历史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独特的

推动作用。新诗百年，有风雨，有阳光，有点赞，有诟病，但一直在往前

走。然而，目前的中国新诗走进了一条比较混乱而窄小的胡同，需要阳

光，需要指引，需要疏导，需要扶持。中国传统诗歌，也就是古体诗歌，在

五四之后则成了新诗的补充和陪衬，虽然一直存在，但行走得非常艰难，

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需要我们重新评价、重新定位、重新发展。

其次，要明确诗歌的价值观。尤其是要明确诗歌创作的宗旨、意义和

作用。目前中国不少的诗人，以及所发表的许多诗歌，所体现的价值观比

较混乱，有些甚至比较灰暗、低级，缺乏正气和正义感，缺乏社会责任，缺

乏公民意识，甚至缺乏道德意识。诗歌必须崇尚真善美、倡导正能量，要

为人民服务，为生活服务，为国家和民族服务，不能没有价值标准，更不能

宣扬假丑恶、负能量的东西。诗歌可以有“小我”，但不能以“小我”侵害

“大我”。诗歌可以在主题内容和形式方式方面大胆探索，但探索不是毫

无规矩的乱来，必须有底线、有规矩。

再次是要整饬诗歌组织机构。在中国，诗歌是一个最早的文学样式，

也是最繁荣的一个文学群体，尤其是近年来，诗歌界最为热闹，诗歌群体、

诗歌组织、诗歌报刊、诗歌活动、诗歌项目，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同

时也是鱼目混珠、黑白不清、乱象丛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关键的原

因，是不少“负能量”的人在把持着许多的诗歌组织、报刊媒体和出版机

构，这些人拿着公民的薪俸，占着公众的资源，做着损害社会、危害人民的

事情。如何尽快进行坚决有力的整顿和清理，真正让真善美、正能量占领

各种诗歌阵地和载体，显得非常的急迫。

所谓从“诗内”出发，是指从诗歌主题内部的维度。

要坚持和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文学事业、包括

诗歌的生命力所在。然而，这并不是提倡混乱无序，更不是主张放任自

流、群魔乱舞。这里的“花”，必须是香花、真花，而不是毒草、假花；这里的

“家”，必须是“善家”，而不是“恶家”。不管是诗人还是诗歌作品，无论是

诗歌的主题内容还是诗歌的形式和方式，都必须以真善美为荣，以假丑恶

为耻。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诗人和诗歌的主流。

要推进和形成中西诗歌的融合发展。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

个诗歌大国。中国的传统诗歌和诗歌传统，无疑是全人类共同的优秀文

化遗产。要树立文化自信，应该包括树立中国诗歌传统自信。因此，要建

立一种体制，发掘、传承和弘扬中国诗歌传统，让中国传统诗歌再放异

彩。同时，要对百年新诗进行总结和评估，肯定好的，扬弃不好的，找到发

展方向。另外，中国诗歌如何学习和吸收自由诗的优点，自由诗如何学习

和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优点，并使两者达到相得益彰、融合发展，在当前

也显得十分的重要。

要倡导和鼓励精英诗和大众诗共生共荣。世界各国诗歌都存在类似

中国诗经“风雅颂”的现象，这说明了人群的丰富多样，决定了对诗歌爱好

取向的丰富多样。有“人以群分”，也就会有“诗以群分”。因此，我们在诗

歌方面，可以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的做法，倡导和鼓励诗歌分

为精英诗歌和大众诗歌，既鼓励存在所谓的诗歌小圈子，走“纯诗歌艺术”

发展的路子，也要倡导发展大众诗歌，这是更大更多的群体，向通俗化、社

会化、民间化、大众化方面发展。当然，所谓的精英诗歌、大众诗歌绝不完

全是泾渭分明的，它们一定会有交叉，更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它们一定

会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要从“诗外”出发，也要从“诗内”出发，进而达致诗歌内外一同进发。

这，就是新时代诗歌再出发的必由之路。


